
图① 杨士莪为学生授课。
图② 杨士莪（左）与同事讨论问题。
图③ 杨士莪（左）在实验室指导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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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记者 4 月

14 日获悉，《金石不朽——圆明园与云

冈文物寻护纪》展览，在山西省大同市

云冈石窟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除展

出来自圆明园的古董珍宝外，还展出了

云冈千佛残件、釉陶眼等云冈珍贵文

物。这些文物背后，都藏着一段曲折的

“回家”往事。

保利艺术博物馆展览部主任詹春

晖介绍，在此次展出的 4 件圆明园兽

首原件中，牛、虎、猴 3 件兽首由中国

保利集团于 2000 年购得，猪首由澳门

何鸿燊先生于 2003 年捐赠。目前，圆

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已有 7 件回国，剩

下的龙、蛇、羊、鸡、狗兽首尚不知确切

下落。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石佛也

曾与圆明园兽首有着相同际遇。据统

计，云冈石窟有 17 尊大佛，共遗失眼珠

31 个。此次展览中，一枚在海外漂泊

50 多年的云冈石窟大佛陶眼重回大众

视线，让观众了解到一段云冈文物保护

的重要历史。

“圆明园和云冈石窟都是中国强盛

时期创造出的中华瑰宝，在国力衰弱

时，又遭到不同方式的破坏和盗抢。如

今这些国宝正陆续通过各种方式回

家。”詹春晖说，“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唤

起大众对海外流失文物的重视，从而提

供更多信息，让更多漂泊在外的珍贵文

物回到故土。”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在全新

技 术 的 加 持 下 ，让 具 有 历 史 厚 重 感

的 文 物 以 全 新 形 式 展 示 在 观 众 面

前 。 云 冈 研 究 院 院 长 杭 侃 介 绍 ，本

次展览中云冈第 16-1 窟窟壁就采用

了原貌—现状—数字化复原对比的

方 式 呈 现 。 云 冈 第 16-1 窟 佛 像 、云

冈 第 1 窟 南 壁 窟 门 顶 部 二 龙 首 次 采

用了 3D 打印展示。同时，未回归的

兽首则通过投影互动板块出现，引来

很多观众打卡拍照。

杭侃表示，此次展览的主题为“金

石不朽”。展览将两大世界文化遗产精

华内容结合，充分展现了各方对守护文

化遗产的信念与贡献。

据介绍，此次展览由云冈研究院、

保利石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保利艺

术博物馆、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

联合主办，展期将持续至 5月 26日。

《金石不朽—圆明园与云冈文物寻护纪》开展

“世界科技史是国内科技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加

强自身学科建设不仅要引进国外优秀研究成果，也

要加强世界科技史的人才培养。”在前不久由山东科

学技术出版社、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南

开大学联合主办的“科技史经典译丛”出版座谈会

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

教授张柏春不禁感叹。

科 学 技 术 史 的 研 究 伴 随 着 近 代 科 技 发 展 而

来。正所谓鉴往知来，向史而新。科技史能够服

务于科技创新发展，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案例和

历史启示，进而助力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座谈

会上，多位专家为促进国内外科技史的学术交流

与发展建言献策。

张柏春介绍了科学技术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

历程。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初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到 50 年代开始职业化和建制化。

与此同时，整理我国科学遗产和认知古代发明创造

等工作成为研究人员的工作重心。1978 年，中国科

技史学者将研究领域扩展到近现代科技史。此后中

国近现代科技史成为一个重要学术热点，取得了丰

富的成果。

与中国科技史研究相比，国内对世界科技史

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我们对世界科学和技术历

史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落后于国际同行，不能满足

国家现代化建设对学术探索的迫切需求。”张柏

春指出。

国际学界对科技史的关注和研究已有 300 年以

上历史，各类学术成果浩如烟海，为国外科学技术的

发展提供了启示。将国外优秀科技史论著翻译成中

文，是我国提升世界科技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水平、满

足国内读者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一方面通

过介绍国际上的新成果、新知识，能够传播科学文

化；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国内学界的研究起点，丰富研

究方法和视角。”张柏春说。

20 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已陆续翻译了一些经典

著作，如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库恩的《科学革

命的结构》等。这些论著为传播科技史知识和促进

国内对世界科技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悉，“科技史经典译丛”遴选国外科技史学术

著作时，主要有 5 点考虑：推介普遍获得国际同行

好评的力作，不追求作品类型一致或面面俱到；著

作要有助于国内学者更新知识，了解国外同行的新探索；除了英文论著，特别

关注以法文、德文、俄文等语种出版的成果；与国内已经翻译的作品有区别或

有互补性；要为传播知识和建设科技史学科添砖加瓦。

目前“科技史经典译丛”项目已经完成《科学与知识的历史》（法文版）、

《ENIAC 在行动：现代计算机的创造与重塑》（英文版）、《威廉·西门子传》（德文

版）的中文版出版。下一步还将出版《科学技术发展的漩涡动力学》《欧洲中世纪

技术》《工程师伽利略》等国外科技史经典著作。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云逸是《科学与知识的历史》

（法文版）的译者之一。他相信此书的引进与翻译，能够增强国内学者对法国科

技史学界发展的认识。“国内学界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史学科

建立国际话语权。”李云逸说。

此外，多位与会专家都提到了世界科技史研究人才培养问题。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田淼说，目前，国内世界科技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培养

专门从事这一研究方向的青年学术人才。世界科技史研究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不

仅要能够了解国际科技史研究的基本态势、理念和方法，还需要一定的外语水

平，以具备国际合作及研究国外科技史的基本能力。

“我们要持续鼓励年轻人到海外学习与交流，培养世界科技史方向的研究

生，让青年学者们直接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张柏春相信，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人才

加入，国内学界能够更加直接地参与世界科技史的学术前沿研究，更好地回应中

国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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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这个香草，在草本植物中是
比较雅致的。不说别的，仅听名字，就
弥漫着清新婉约，浸透出古风意韵，宛
如一袭紫衣、长袖飘飘的女子，迈着优
雅轻盈步履，穿越时空款款走来。紫
苏是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也是地
地道道的本土物种。早在 2000 多年
前，它就深深扎根于华夏大地。

据说，紫苏原名“紫舒”，与神医华
佗有关。相传东汉末年，名医华佗在
一家酒店巧遇一群青年正在比赛吃螃
蟹，空的蟹壳堆了一大堆。华佗上前
劝他们说：“吃多了会闹肚子，还可能
有生命危险。”但青年们并不听他的劝
告，仍大吃不止。

当天，这群青年和华佗都投宿在
这家酒店里。半夜，吃螃蟹的几个青
年大喊肚子痛。当时还没有治疗这种
病的良药，华佗非常着急。忽然，他想
起一次采药时，见到一只小水獭吞吃
了一条鱼，肚子撑得像鼓一样。它一
会儿下水，一会儿上岸，显得很难受。
后来，它爬到岸上，吃了些紫色的草
叶，不久便没事了。华佗想，那种紫
色的草叶能解鱼毒，一定也能解蟹
毒。于是他出去采了那种紫色的草，
立即煎汤给患病青年服下。过了一
会儿，他们的肚子果然不痛了。华佗
为了记住这种草药，给它取名“紫舒”，
意为服后能使腹中舒服。因为字音相
近，又属草类，后人就把它称作“紫
苏”。

紫苏的众多别称中，其中一个最
浪漫的当属“荏苒”。最早知道紫苏这
个诗意美好的别名，是在我上初中

时。我的语文老师博学多识，敦厚温
和。一天，他在批改作业时，看到我写
的一篇作文中，用到了“光阴荏苒”。
当时我刚好在他办公室，于是他扭头
问我：“你知道‘荏苒’是什么意思吗？”
我想了想，从这两个字的草字头联想
到了草木，于是回答老师：“是不是和
草木有关？”老师笑着说：“不错不错，
答对一半。”他告诉我，这个荏苒，听着
文绉绉的，其实就是咱们家里种的紫
苏。紫苏是一年生植物，春生夏长，秋
萎冬逝，寿命只有短短一年。于是，古
人便用“荏苒”表达时光流逝、岁月短
暂，就像《红楼梦》里湘云的那联诗句：

“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
生于南方的紫苏，很多都是长在

野外。而北方的紫苏，基本都是人工
栽种，或在农家庭院，或在房前屋后，
或在菜地篱园，或在破盆烂缸。巴掌
大一块闲地，再贫瘠的泥土，紫苏也能
栖息落脚，扎土生根，蓬勃成一片葳
蕤，成为农人喜食的锅中菜、盘中餐。

老辈人常说，紫苏浑身都是宝，家
家户户离不了。紫苏叶里含有挥发性
的紫苏醛等芳香物质，常被用于去腥、
增鲜、提味。炖鱼煮肉的时候，把紫苏
叶当香料，放入汤中煮，能让肉味更
香，色泽更诱人。腌制咸菜或晒制酱
豆时，放点紫苏叶，不仅能防腐，增加
保质期，还可为酱菜增香。我国古代
的饮食典籍《调鼎集》中，就有这方面
的记载：“平时将薄荷、胡椒、紫苏、葱、
香橼皮、桔皮、菊花及叶同晒干，捶碎
收贮。剖鱼入水，取以洗擦，不但解
腥，其味尤美。”

豫中乡间，农人常用一些植物种
子花叶或粮食籽儿装枕头，譬如，野菊
花、决明子、荞麦壳、碎麦秸、蚕沙、小
米等。紫苏子也是经常用到的枕头填
充物。有人喜欢用生的，也有人把它
炒熟。用生紫苏子装的枕头，带着天
然的素朴之气，清雅、幽香。头枕在上
面，硬而柔韧，实而不空，一片静谧之
中，让人很快进入梦乡，沉沉睡去。

温润清雅紫苏香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盖伦）4 月 16

日，记者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于当日在

安徽省淮南市召开。会上发布了武王

墩墓考古新发现——武王墩墓主墓（一

号墓）规模大、出土文物规格高，是目前

考古发掘的楚国最高等级墓葬。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

镇，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高等级大型

墓地。武王墩墓历史上多次被盗，地下

文物安全面临威胁。为保护历史文化

遗产，国家文物局批准安徽省对武王墩

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经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武王墩墓

现保存有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坑、

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整个墓园

占地 2100 余亩。2020 年至今，考古工

作者重点对主墓（一号墓）进行了发掘，

确认主墓（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甲字

形”竖穴土坑墓。墓坑近正方形，边长

约 50 米，墓坑东侧有长约 42 米的斜坡

墓道。墓坑中央建有“亚字形”椁室，四

周分列 8 个侧室，椁室中部设有棺室，

均由长条形枋木构筑，顶部覆盖多层盖

板。椁室盖板上发现有墨书文字，标示

盖板的位置与各侧室的功能，东、南、

西、北各个侧室出土文物分别以铜礼

器、生活用器、木俑、乐器为主。

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

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

楚国高等级墓葬，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

高等级陵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的历

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

考古团队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现

场保护与多学科研究预案。目前已顺

利提取 443 根椁盖板和盖板上覆的 78

条竹席，完成椁盖板和部分竹席的后期

加固保护和保湿防霉工作；加固提取漆

木器等脆弱质文物，并在实验室内进行

精细化清理和稳定性保护。团队还同

步开展了墓葬碳十四测年、木材树种鉴

定、椁盖板墨书红外识别、漆器和纺织

品材料检测与工艺研究、墓葬埋藏环境

分析等多学科研究工作，已初步获得竹

席和椁盖板的测年数据，确定椁盖板树

种、漆器表面显色物质成分、部分纺织

品材质和工艺等，更好支撑考古研究和

文物保护。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将在“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框架下，持续推进武王墩

墓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

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文化力量。

武王墩墓考古发现楚国最高等级墓葬

“ 国 家 培 养 的 人 才 ，第 一 要 爱 国 ，第 二 要 能 够

看到国家的需要。”此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杨士

莪说。

3 月 19 日，杨士莪在哈尔滨逝世，享年 93 岁。杨

士莪的一生是为我国水声科技和教育事业奋斗的一

生，是为国“听海”的一生。他扎根水声学科教育近

70 年，推动我国水声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

规到精专。杨士莪的逝世是我国水声工程领域的重

大损失。

以国家需要为导向从事科学
研究

爱 国 是 杨 士 莪 的 底 色 。 1950 年 ，朝 鲜 战 争 爆

发。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杨士莪响应国家

需 要 ，毅 然 选 择 报 名 参 军 ，来 到 大 连 海 军 学 校 任

教，带着满腔热血投身于人民海军建设事业。

在大连海军学校任教两年后，我国举全力创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杨士莪接到调令，登

上了北上的列车。“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杨

士莪说。作为学校的第一批教员，他参与到建校之

中，边学边教，教授的课程从普通物理、天文到海道

测量。

1957 年，杨士莪被派往苏联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进修。那时，水声学科在我国尚属空白。光波、电磁

波等在水中“寸步难行”，声波却可以在水中远距离

传播。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 3.2 万多公里。

无论是海洋矿产勘探、船舶导航、水下作业，还是海

疆保卫，都离不开水声学。

到苏联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后，杨士莪发现，那里

有两个实验室的门是对外国人紧闭的。“真正尖端的

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是做不到的，只能

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骨气。”为此，

杨士莪立志在水声科学领域进行攻关：一定要让中

国的“耳朵”听懂大海的声音。

在 杨 士 莪 的 努 力 下 ，我 国 第 一 个 理 工 结 合 的

水 声 专 业 在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军 事 工 程 学 院 诞 生

了 。 此 外 ，他 还 着 手 编 著 了 国 际 上 最 早 集 中 论

述 水 下 噪 声 机 理 的 专 著《水 下 噪 声 学》。 如 今 ，

杨 士 莪 创 建 的 中 国 第 一 个 水 声 专 业 已 成 长 为 国

内 著 名 的 水 声 科 研 基 地 和 最 大 的 水 声 人 才 培 养

基地。

在重大科研项目中发挥核心
作用

几十年的科研经历让杨士莪更加坚定了建设科

技强国、海洋强国的信念。他经常对学生说：“要成

为真正站立起来的人。”

南海是我国最深、最大的海区，是我国与世界各

地相连的重要海上通道。1994 年 4 月，悬挂着五星

红旗、承载着近百名科研人员的两艘水声科学考察

船驶入中国南海。作为考察队队长和首席科学家的

杨士莪十分激动。这是中国首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水

声科学综合考察，是第一次由我国科学家独立指挥

和实施的大型深海水声考察，也是中国水声界从浅

海迈向深海的第一步。

船行进至深海，赤道附近的太阳垂直高悬于头

顶，甲板温度接近 70 摄氏度。当时，年过花甲的杨

士莪和所有队员一起忍受着高温酷热进行科研。

淡水告罄，他们便把船上的压舱水烧开了喝。“有时

候科研跟打仗似的，该咬牙的时候就得咬牙。”他

说。

与年轻人相比，杨士莪在年龄和体能上本就毫

无优势可言，可在高强度的考察工作中，人们却从未

见他流露过半点疲态。

几 十 年 来 ，杨 士 莪 总 是 走 在 中 国 水 声 科 教 的

前列。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水声测量系统的

负 责 人 ，他 带 领 团 队 完 成 东 风 五 号 洲 际 导 弹“ 落

点 水 声 测 量 系 统 ”的 研 制 工 作 ，为 国 家 海 洋 工 程

技术相关领域发展提供了经验，并为我国自行设

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定位系

统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 作 为 中 国 水 动 力 噪 声 研 究

的先行者之一，他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国首个针对

声 学 研 究 的“ 重 力 式 低 噪 声 水 洞 ”。 杨 士 莪 在 制

定 我 国 水 声 发 展 规 划 、确 定 水 声 学 科 研 究 方 向 、

指导和促进我国重大水声科研和工程项目中，发

挥了核心作用。

“夕阳虽落苍山后，犹映晚霞满天红。我虽然退

休了，但为国家作贡献的脚步不能停。”杨士莪 90 多

岁时仍然身体力行参加相关科研项目的海试。

教书育人把水声事业推上
更高台阶

杨士莪保持着终身学习的状态。70 岁时，他学

会打字，就自己打论文；85 岁时，他开始学习计算机

编程，验证新的算法。他的创造性思维，常常让年轻

学生们感到望尘莫及。

“ 中 国 的 蓝 色 海 洋 ，需 要 每 个 人 爱 护 、保 护 、

守 护 。”在 数 十 年 的 教 学 和 人 才 培 养 中 ，杨 士 莪

始 终 秉 持 这 样 的 理 念 ，并 将 它 传 递 给 学 生 。 他

每 年 坚 持 为 本 硕 博 学 生 授 课 ，授 课 内 容 写 满 好

几 个 黑 板 。 学 生 们 都 说 ，请 杨 院 士 审 阅 修 改 论

文 ，一 两 天 就 能 得 到 反 馈 ，意 见 和 建 议 也 都 写 得

清清楚楚。

外场实验、学术会议、顾问咨询……杨士莪的日

程表经常排得满满的，但他从未因活动忙而错过上

课。只要回到哈尔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耽误

的课补上。讲课时他语速平缓、声如洪钟，而且从不

坐着，是出了名的“一站到底”。

杨士莪的第一个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

程学院书记李琪说：“杨院士对于名利十分淡泊，在

担任水声研究所所长时，岗位津贴只给一半，他提出

自己拿一半的一半。每次讨论奖金、评奖时，他都把

青年教师和教学一线的同志向前推。”

杨士莪常常勉励年轻学子：“搞科研首先要有

正确的人生观。个人理想只有融入强国之梦，才

能获得方向的指引；爱国之志只有转化为勤勉的

工 作 ，才 能 获 得 不 竭 的 动 力 。”在 杨 士 莪 的 感 召

下 ，一 代 代 水 声 人 艰 苦 创 业 ，把 水 声 事 业 推 上 更

高台阶。

矢志不渝矢志不渝 为国为国““听海听海””
——追 忆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杨 士 莪追 忆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杨 士 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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